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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影
小 蝶

羊
年
過
得
真
快
，
轉
瞬
間
猴
年
已
到
。
我
祝

各
位
讀
者
猴
年
大
吉
大
利
，
安
康
如
意
！

農
曆
新
年
前
，
我
收
到
很
多
全
新
設
計
的
電

子
賀
年
圖
，
都
是
由
我
的
一
位
好
朋
友Paul

設

計
的
。
他
設
計
一
系
列
的
平
面
賀
歲
圖
不
是
為

了
工
作
，
也
不
是
為
了
賺
錢
，
而
是
為
了
送
贈
身
邊

親
友
，
使
他
們
可
以
將
這
些
賀
年
圖
在
過
年
時
轉
送

給
自
己
的
親
友
，
讓
大
家
在
佳
節
中
互
相
表
達
關

心
，
送
上
祝
福
和
暖
意
。

今
年
他
所
設
計
的
賀
歲
圖
更
是
有
主
題
的
。
他
以

窗
子
作
主
題
，
因
為
他
希
望
大
家
不
要
短
視
地
只
顧

眼
前
，
而
要
眼
光
遠
大
地
往
窗
外
望
，
那
樣
就
必
能

找
到
幸
福
。
所
以
，
他
這
系
列
的
設
計
氣
氛
比
往
年

的
平
靜
和
諧
。
他
共
設
計
了
十
五
張
圖
，
都
是
以
不

同
形
狀
的
中
式
窗
子
作
主
要
圖
案
，
再
加
上﹁
平

安﹂
、﹁
健
康﹂
、﹁
樂﹂
、﹁
笑﹂
等
以
書
法
寫

成
的
祝
福
語
，
每
張
設
計
圖
本
身
已
是
一
幅
幅
清
麗

雅
致
的
圖
像
。

其
實Paul

不
單
止
為
農
曆
新
年
設
計
賀
歲
圖
，
他
也
為
不
同

的
節
日
設
計
賀
節
圖
。
中
秋
、
聖
誕
等
大
節
日
自
然
不
在
話

下
，
連
冬
至
等
節
日
他
都
同
樣
盡
心
設
計
賀
節
圖
。
別
以
為
他

的
設
計
會
為
他
帶
來
任
何
金
錢
回
報
，
他
所
做
的
一
切
全
是
免

費
的
。
他
挖
井
，
親
友
們
喝
水
，
坐
享
其
成
。
難
得
他
樂
在
其

中
，
慷
慨
地
任
由
別
人
分
享
他
的
知
識
產
權
，
所
以
每
逢
佳
節

前
，
大
家
都
在
等
待
他
的
設
計
品
。

有
時
，
他
還
會
為
朋
友
度
身
訂
造
個
人
專
圖
。
他
把
各
朋
友

的
照
片
嵌
在
他
的
設
計
圖
中
，
並
且
將
照
中
人
的
面
貌
稍
作
修

飾
，
讓
他
們
可
以
藉
賀
節
圖
向
親
友
送
上
祝
福
之
餘
，
也
讓
對

方
看
到
他
們
漂
亮
的
模
樣
。
難
得
他
這
麼
為
親
友
設
想
，
不
厭

其
煩
地
為
一
位
又
一
位
的
親
友
默
默
付
出
。

Paul

絕
不
是
無
所
事
事
的
人
，
他
曾
任
一
間
著
名
鞋
店
的
設

計
師
多
年
，
設
計
的
鞋
子
、
櫥
窗
、
飾
櫃
等
不
計
其
數
。
他
的

鞋
子
優
美
富
趣
味
，
非
常
漂
亮
可
愛
，
所
以
，
他
其
實
是
在
百

忙
中
抽
空
為
朋
友
設
計
賀
節
圖
的
。
最
近
，
他
打
算
自
行
創

業
，
所
以
辭
去
設
計
師
一
職
，
研
究
全
新
的
工
作
目
標
。

他
在
為
自
己
的
前
途
奮
鬥
之
餘
，
仍
不
忘
回
饋
社
會
。
最
近

一
年
，
他
經
常
聯
同
數
位
好
友
一
同
為
老
人
家
義
務
表
演
。
他

們
抽
空
練
歌
、
排
舞
，
自
掏
腰
包
購
買
登
台
華
服
和
道
具
，
在

表
演
台
上
載
歌
載
舞
，
為
老
人
家
送
上
一
首
又
一
首
的
老
歌
。

我
在
網
上
看
到Paul

的
表
演
，
認
真
地
獻
唱
時
仍
不
忘
搞
笑
本

色
，
逗
得
觀
眾
哈
哈
大
笑
之
餘
，
也
回
報
熱
烈
掌
聲
。

去
年
，Paul

跟
我
說
很
想
為
有
需
要
的
動
物
出
力
，
可
惜
工

作
太
忙
，
未
能
成
立
義
務
組
織
全
力
實
行
他
的
心
願
。
今
年
，

他
探
訪
一
間
照
顧
被
遺
棄
動
物
的
機
構
後
，
立
即
助
養
多
頭
狗

兒
。
我
衷
心
希
望
他
能
早
日
成
立
組
織
，
因
為
我
知
道
他
一
定

可
以
因
此
而
為
更
多
的
動
物
謀
幸
福
。

設計界奇人

春
節
，
即
是
春
天
到
了
。
春
有
桃
，
夏

有
荷
，
秋
有
桂
，
冬
有
梅
，
一
年
四
季
，

上
天
賜
給
我
們
無
數
恩
物
，
最
美
是
姹
紫

嫣
紅
的
花
朵
。
自
古
中
國
人
會
以
鮮
花
入

饌
，
慈
禧
最
喜
歡
吃
酥
炸
玉
蘭
花
。
尋
常

人
家
少
有
玉
蘭
，
說
幾
道
普
通
花
卉
的
美
食
，

以
鮮
花
入
饌
感
受
春
意
，
品
味
舌
尖
上
的
春

天
。茉

莉
花
肉
餅
。
茉
莉
花
除
了
可
以
製
茶
外
，

還
可
以
做
菜
，
把
新
鮮
或
乾
茉
莉
花
用
清
水
泡

三
十
分
鐘
，
打
入
調
好
味
的
肉
饀
中
，
包
成
饀

餅
，
北
方
人
喜
做﹁
門
釘
肉
餅﹂
，
因
狀
似
宮

門
上
的
門
釘
而
得
名
，
形
如
棋
子
，
皮
薄
如

紙
，
汁
多
味
美
，
尚
有
花
香
。

黃
花
木
須
肉
。
黃
花
菜
也
稱
金
針
，
產
自
山
西
，
有
五

須
、
七
須
之
分
，
因
色
澤
金
黃
，
好
意
頭
，
曾
被
武
則
天

封
為
御
菜
，
十
公
斤
鮮
黃
花
能
蒸
曬
一
公
斤
，
是
素
食
必

選
，
做
木
須
肉
和
北
方
的
打
滷
麵
必
有
此
菜
。
木
須
肉
是

道
家
常
菜
，
卻
是
杭
州
的
一
位
官
吏
張
東
官
的
發
明
，
後

來
漸
入
尋
常
百
姓
家
，
演
變
出
多
種
樣
式
，
家
家
不
同
。

講
究
的
木
須
肉
不
能
放
青
瓜
等
水
分
多
的
菜
，
更
忌
放

水
，
起
鍋
前
放
一
點
醋
提
鮮
，
要
的
是
乾
香
濃
厚
，
最
好

的
搭
配
不
是
米
飯
而
是
燒
餅
，
酥
香
的
燒
餅
加
木
須
肉
別

有
味
道
，
不
妨
一
試
。

康
熙
玫
瑰
餅
。
玫
瑰
花
現
在
周
街
都
有
，
色
澤
紫
紅
色

的
小
花
蕾
，
用
來
泡
茶
煮
水
，
總
覺
得
玫
瑰
香
氣
不
足
。

今
年
在
倫
敦
住
在
西
區
，
附
近
有
一
街
市
，
一
個
中
東
姑

娘
賣
香
料
，
其
中
有
玫
瑰
花
，
花
色
很
淡
近
乎
白
色
，
花

朵
也
不
整
齊
，
見
賣
相
不
好
，
就
買
了
一
小
袋
，
想
不
到

沖
水
後
散
發
出
極
濃
鬱
的
玫
瑰
香
，
方
知
是
真
料
上
品
，

可
惜
第
二
天
再
去
已
找
不
到
賣
花
人
。
帶
回
香
港
珍
而
重

之
放
在
雪
櫃
裡
，
每
次
沖
茶
放
上
幾
片
花
瓣
已
經
香
氣
襲

人
，
久
久
不
散
。

玫
瑰
做
菜
自
古
有
之
，
康
熙
玫
瑰
餅
便
是
其
中
一
味
。

﹁
吃
着
餅
，
跟
着
井﹂
，
是
說
好
餅
必
有
好
水
配
，
配
一

道
洛
神
花
、
桂
花
、
烏
梅
、
半
片
甘
草
調
成
的
鮮
花
茶
，

茶
名
土
貢
梅
煎
。

玫
瑰
扣
肉
。
扣
肉
吃
得
多
了
，
玫
瑰
扣
肉
值
得
一
試
。

將
煮
得
半
熟
的
五
花
肉
，
切
成
韭
菜
葉
寬
的
片
，
用
佐
料

醃
好
，
有
說
放
腐
乳
汁
，
本
人
以
為
不
妥
，
獨
門
秘
方
是

放
入
製
好
的
玫
瑰
醬
，
醃
兩
小
時
，
上
火
蒸
三
小
時
，
有

玫
瑰
色
和
玫
瑰
味
的
扣
肉
才
是
正
品
。

菊
花
肉
絲
。
吃
過
菊
花
火
鍋
，
菊
花
用
來
炒
菜
少
見
，

把
菊
花
瓣
放
在
鹽
水
中
泡
一
小
時
，
春
筍
切
細
絲
，
豬
裡

脊
肉
切
絲
，
春
筍
用
油
略
炒
，
去
除
草
酸
，
然
後
將
調
好

味
的
肉
絲
攤
放
在
筍
絲
上
，
快
手
炒
勻
，
上
盤
，
趁
熱
將

菊
花
瓣
撒
上
，
拌
勻
，
黃
白
相
間
，
是
一
味
頗
有
新
意
又

好
做
的
花
菜
。

鮮花入饌

亞
洲
電
視
台
有
約
三
百
名
員
工
要
辭
職
了
，
該
電
視

台
已
經
停
止
了
新
聞
節
目
播
放
，
連
穿
梭
巴
士
也
斷
絕

了
服
務
，
即
是
進
入
了
彌
留
狀
態
，
就
快
玩
完
了
。
這

種
局
面
和
三
個
大
股
東
鬼
打
鬼
，
互
相
不
妥
協
有
關
。

留
在
亞
洲
電
視
台
的
藝
人
，
看
來
要
失
業
了
，
他
們

的
環
境
相
當
困
苦
。
但
是
以
前
的
亞
洲
電
視
台
藝
人
卻
發
展

得
非
常
好
。
最
有
名
的﹁
展
昭﹂
何
家
勁
，
利
用
了
內
地
開

放
的
機
會
，
到
內
地
經
商
，
現
在
已
經
成
為
幾
億
元
身
家
的

大
富
豪
。

在
八
十
後
兒
時
備
受
追
捧
的
電
視
劇
︽
包
青
天
︾
裡
的
展

昭
扮
演
者
何
家
勁
，
因
為
英
俊
瀟
灑
，
一
度
是
少
女
們﹁
男

神﹂
。
在
出
演
展
昭
一
炮
而
紅
之
後
，
何
家
勁
到
了
台
灣
發

展
，
後
來
又
轉
到
內
地
經
商
，
其
拍
戲
量
隨
即
有
所
減
少
，

儘
管
近
兩
年
也
出
演
了
一
些
耳
熟
能
詳
的
角
色
，
例
如
馬
永

貞
等
，
但
工
作
重
心
已
轉
戰
商
界
，
打
通
生
意
網
路
，
更
大

手
筆
砸
下
五
億
港
幣
與
朋
友
合
資
開
設
健
康
產
品
公
司
，
他

在
廣
東
惠
州
建
立
了
一
個
旅
遊
景
點
﹁
勁
家
莊﹂
，
每
日
吸

收
了
大
量
的
遊
客
，
購
物
飲
食
居
住
樣
樣
都
有
服
務
。

提
起
何
家
勁
，
大
家
首
先
想
到
的
肯
定
是
︽
包
青
天
︾
裡

的
展
昭
。
由
於
這
個
版
本
的
人
物
都
太
過
經
典
，
以
致
後
來
任
何
人
扮

演
都
很
難
超
越
。
初
中
畢
業
後
，
何
家
勁
父
母
離
婚
，
家
道
中
落
。
他

跟
着
外
婆
一
起
生
活
，
後
來
隻
身
前
往
英
國
學
習
廣
告
設
計
。
不
久

後
，
外
婆
就
去
世
了
，
昂
貴
的
學
費
讓
年
少
的
他
無
法
承
擔
，
只
好
一

邊
讀
書
一
邊
努
力
地
賺
錢
。
剛
開
始
的
時
候
，
他
在
一
家
雪
糕
店
打

工
，
洗
碗
、
跑
堂
、
做
雪
糕
，
天
天
忙
得
不
亦
樂
乎
。
但
是
僅
靠
這
份

收
入
難
以
支
撐
學
費
，
他
不
得
不
又
找
了
第
二
份
工
作
。
第
二
份
工
作

雖
然
薪
酬
比
較
高
，
但
是
讓
人
心
驚
肉
跳
，
那
就
是﹁
搬
屍
工﹂
，
在

醫
院
將
死
屍
搬
進
冷
藏
櫃
。
台
灣
媒
體
曾
報
道
，
現
在
的
何
家
勁
平
時

駕
駛
價
值
千
萬
的
豪
華
賓
利
車
出
入
寓
所
，
夜
晚
常
出
席
商
會
飯
局
，

還
有
勞
斯
萊
斯
跑
車
接
送
。
與
此
同
時
，
他
又
投
身
到
政
界
，
成
為
惠

州
市
政
協
委
員
，
後
來
又
被
評
選
為
惠
州
市
旅
遊
協
會
形
象
大
使
。

在
英
國
畢
業
後
，
何
家
勁
回
到
香
港
。
在
那
群
明
星
當
中
，
他
絕
對

算
得
上
皮
膚
保
養
得
最
好
的
。
如
今
年
過
半
百
，
他
依
舊
皮
膚
光
滑
、

俊
朗
不
凡
，
好
像
三
十
多
歲
。
有
報
道
說
他
有
秘
密
的
養
生
之
道
，
吃

了
特
別
的
藥
物
。
他
也
透
露
了
自
己﹁
真
正﹂
的
駐
顏
秘
訣
，
表
示
：

﹁
其
實
心
情
才
是
最
重
要
，
平
時
堅
持
運
動
，
煩
惱
少
一
點
，
保
持
一

顆
年
輕
的
心
就
好
了
。﹂
如
今
，
何
家
勁
已
決
定
不
結
婚
、
不
生
子
，

儘
管
多
少
讓
人
為
其
感
到
遺
憾
，
但
是
這
對
於
他
來
說
也
許
是
另
一
種

幸
福
。
勤
力
學
習
，
有
文
化
，
對
中
國
的
發
展
前
景
有
信
心
，
這
就
是

何
家
勁
成
功
的
秘
訣
，
值
得
香
港
青
年
學
習
。

何家勁的致富史 古今
談
范 舉

少
有
寧
馨
，
啊
！
讓
人
從
心
口
感
嘆
舒
暢

的
安
靜
。

一
年
三
百
六
十
五
天
，
人
煙
稠
密
生
活
繁

忙
，
香
港
着
實
沒
幾
天
安
靜
，
一
天
，
就
這

麼
一
天
，
農
曆
新
年
大
年
初
一
，
路
上
極
少

汽
車
，
外
出
拜
年
人
潮
大
概
待
至
年
初
二
才
予
出

動
。
嚴
格
說
來
，
從
除
夕
年
三
十
晚
︵
今
年
只
有

年
廿
九
︶
開
始
，
與
年
宵
市
場
或
任
何
鬧
市
，
有

一
大
段
距
離
的
新
界
屏
山
，
筆
者
老
家
，
入
夜
前

後
，
人
人
趕
回
家
中
去
與
家
人
共
享
全
年
至
重
要

的
一
餐
，
團
年
飯
︵
年
夜
飯
︶
。
附
近
天
水
圍
大

部
分
居
民
可
能
已
北
上
，
回
家
鄉
與
親
友
共
享
年

節
好
時
光
，
半
數
房
子
燈
光
收
斂
，
加
上
天
氣
寒

冷
，
沿
河
散
步
幾
近
沒
碰
上
幾
個
人
影
。

如
若
在
家
，
堂
妹
美
潔
與
我
幾
乎
每
天
結
伴
散

步
，
天
氣
清
涼
陽
光
普
照
，
我
們
散
步
的
時
間
一
般

安
排
在
中
午
前
後
盡
享
太
陽
暖
洋
洋
熱
力
，
殺
菌
驅

寒
。
工
作
較
繁
忙
，
將
散
步
放
到
黃
昏
趕
日
落
，
或

晚
飯
後
。
再
沒
空
都
要
走
一
段
路
，
多
年
習
慣
，
不

行
路
，
整
個
人
老
大
不
舒
服
，
想
是
不
間
斷
運
動
得

到
生
理
反
應
產
生
安
多
酚
︵Endorphin

︶
使
然
，

猶
如
運
動
健
將
們
從
心
底
血
液
開
始
，
到
時
到
候
如

不
將
身
體
投
入
伸
展
，
必
身
心
不
暢
爽
，
整
個
人
老

大
不
舒
服
。
簡
單
如
走
路
，
雖
然
不
算
什
麼
運
動
，

天
天
持
之
以
恒
，
竟
然
每
天
期
待
，
就
那
個
多
小
時

走
動
，
啥
事
金
不
換
。

除
夕
入
夜
後
鄉
里
進
入
安
靜
，
延
續
至
初
二
早

晨
，
這
中
間
鄉
村
公
路
幾
乎
無
一
輛
車
子
飛
過
，
我
們
任
意

在
昏
黃
間
、
星
光
下
閒
晃
，
聊
那
些
無
關
痛
癢
人
情
細
事
、

家
庭
繁
瑣
。
縱
使
無
聊
，
亦
也
過
癮
，
猶
如
廣
東
俗
語
：

﹁
死
就
一
世
，
唔
死
大
半
世
！﹂
我
們
總
算
出
去
跑
過
，
見

過
少
少
世
面
，
參
禪
悟
道
的
她
與
我
同
具
不
用
多
說
話
交
流

方
式
，
陣
陣
清

風
徐
來
夠
讓
我

們
感
恩
讚
賞
、

明
白
，
並
享
受

急
景
殘
年
緊
接

一
元
復
始
之

間
，
上
天
下
地

充
盈
安
靜
。

歲月靜好 此山
中

鄧達智

今
年
春
天
，
有
什
麼
事
讓
人
發
愁

的
呢
？
在
香
港
，
施
政
報
告
已
發

表
，
滿
意
程
度
不
到
二
成
，
這
夠
令

港
人
發
愁
了
吧
？
在
台
灣
，
政
黨
又

輪
替
了
，
民
進
黨
執
政
之
後
，
兩
岸

關
係
會
是
怎
樣
的
走
向
？
台
灣
人
會
為
這

個
問
題
發
愁
嗎
？
這
些
愁
，
都
是
不
能
即

時
化
解
的
。

還
是
來
看
看
古
代
文
人
有
哪
些
春
愁
，

看
看
經
過
了
幾
百
年
，
能
否
有
解
？
晚
唐

的
杜
牧
︽
江
南
春
︾
：﹁
千
里
鶯
啼
綠
映

紅
，
水
村
山
郭
酒
旗
風
。
南
朝
四
百
八
十

寺
，
多
少
樓
台
煙
雨
中
。﹂
看
着
春
色
裡

被
煙
雨
濃
罩
的
江
南
，
那
麼
多
的
廟
宇
都

在
一
片
朦
朧
之
中
，
杜
牧
是
純
粹
描
寫
眼
前
美
景
，

還
是
在
濛
濛
的
雨
景
下
，
感
嘆
朝
代
的
興
衰
？
這
個

春
天
，
到
江
南
旅
遊
的
人
，
踏
入
南
京
總
統
府
時
，

也
會
有
朝
代
興
衰
的
閒
愁
嗎
？

宋
代
王
安
石
的
︽
春
夜
︾
：﹁
金
爐
香
燼
漏
聲

殘
，
剪
剪
輕
風
陣
陣
寒
。
春
色
惱
人
眠
不
得
，
月
移

花
影
上
欄
杆
。﹂
春
色
惱
人
居
然
讓
王
安
石
夜
不
能

眠
，
這
種
輕
愁
，
是
寫
作
的
人
最
盼
望
的
吧
？
因
為

愁
與
寂
寞
，
是
創
作
靈
感
的
來
源
。
只
是
現
代
的
作

者
，
很
少
人
能
看
到
欄
杆
上
的
花
月
了
。

宋
朝
李
清
照
的
︽
武
陵
春
︾
：﹁
風
住
塵
香
花
已

盡
，
日
晚
倦
梳
頭
。
物
是
人
非
事
事
休
，
欲
語
淚

先
流
。
聞
說
雙
溪
春
尚
好
，
也
擬
泛
輕
舟
。
只
恐

雙
溪
舴
艋
舟
，
載
不
動
，
許
多
愁
。﹂
李
清
照
的
情

愁
，
曾
經
令
台
灣
詩
文
雙
絕
的
余
光
中
，
寫
下
了

︽
碧
潭

︱
載
不
動
，
許
多
愁
︾
的
情
詩
，
也
曾
經

讓
我
當
年
閱
動
時
，
觸
發
愁
思
不
已
。
不
過
，
只
要

情
人
在
身
旁
，
一
起
泛
舟
，
這
愁
就
可
解
了
。

宋
代
朱
淑
真
︽
江
城
子
．
賞
春
︾
：﹁
斜
風
細
雨

作
春
寒
。
對
尊
前
，
憶
前
歡
，
曾
把
梨
花
，
寂
寞
淚

闌
干
。
芳
草
斷
煙
南
浦
路
，
和
別
淚
，
看
青
山
。
昨

宵
結
得
夢
夤
緣
。
水
雲
間
，
悄
無
言
，
爭
奈
醒
來
，

愁
恨
又
依
然
。
展
轉
衾
裯
空
懊
惱
，
天
易
見
，
見
伊

難
。﹂
這
醒
來
就
發
愁
的
愁
，
原
來
起
因
是
見
伊

難
。
現
代
解
愁
方
式
，
自
然
是
發
個
短
訊
叫
伊
馬
上

前
來
了
。

春愁

雙城
記

何冀平

隨想
國

興 國

吃過很多種梨，適合煮着吃的，我只見過綿梨
一種。只是我們這兒的綿梨樹不多了，很多鄉親
家沒有。以黃梨聞名的家鄉，經過多年折騰，梨
樹銳減過半。
每年照例舉辦的梨花會，早已熙攘不在。沒有
了鼎盛時期漫滿山谷的白雪樣的純色調的花
海，沒有了擠擠挨挨、圓錐形高高拱起的布蓬遮
掩下的舞台戲台，沒有了豎直碼放、緊實得令人
壓抑的竹竿堆般湧動的人潮。相繼填補進去的，
是數量不菲的各色的花和一處處相對稀疏的空
間。
擁堵不在了，心情卻未輕鬆。梨花會的繁榮逝
去多年，心裡反而愈來愈留戀那個堵得邁不動步
子的曾經。假如再遇上這樣的情景，矛盾的心裡
估計一定會像過去那樣抱怨着偷享那絲絲幸福。
各地的遊客，如同感知到氣候變化的候鳥，從四
面八方奔襲至此。
對美的感觸，毫無顧忌地洋溢給周圍的人，包
括陌生的外地遊客，也包括生於此長於此的當地
人。感覺是可以感染的，花的綻放感染了人，人
們的微笑又催開了花。花在開，人在笑，漫山的
花朵映襯着如織的人群，景不語而美自在！
梨花會上，樸實的鄉親拿出自家種的糧食水

果，取出從山上採集來的蘑菇酸棗，在路旁劃地
為界擺個小攤，誠心誠意地招呼着顧客。鎮上平
時五天一個集市，梨花會期間，天天都是。想逛
集市的人，隨時可以來逛。梨花會上賣的東西，
比平時多得多。很多不做生意的鄉親，有特產
的，不必去特定的地方，在自家門口的路邊就可

以售賣。遊客們也不計較位置，看上眼的東西，
哪兒遇上哪兒買。梨花會上，每年都有集市上少
見的東西，煮綿梨就是其中之一。
以黃梨著稱的家鄉，平時的集市上幾乎沒有賣

梨的。家家產梨，再在集市上擺個小攤賣梨是賺
不到錢的。梨花會上則不一樣，梨花盛開的季
節，外地遊客多，稀罕梨的也不少。賞着梨花，
逛着梨鄉，吃着當地的美味梨子，想想都美。
每年梨花會，路邊都會有那麼一兩個賣煮綿梨
的攤點。一個煤球爐子，上面架上口敞開口的大
鐵鍋，或者半蓋了鍋蓋的鋁鍋，熱氣騰騰地煮着
一鍋綿梨。煮熟的綿梨退去了生梨的那種淡黃，
色澤有點發暗，像吃了定心丸，沉着地躺在鍋裡
沐浴着，享受着咕嘟咕嘟的沸水的按摩與頂沖。
煮熟的綿梨要趁熱吃，咬上去綿軟多汁，甜且熱
乎。將出鍋不久的綿梨捧在手上邊吹邊吃，邊吃
邊吹，滋味甜爽，燙燙的，比涼透的梨子軟彈許
多。
對煮綿梨吃的衝動，不像餓了吃飯那樣迫切，

也不是時時記得。那種衝動，需要觸景生情才
有。有誰談論綿梨了，遇上買賣綿梨的人了，立
即又會想到。抽空煮一鍋綿梨吃吧，那種沙沙軟
軟的甜，那種熱乎乎的感覺，已在舌尖上幻想
了。
身邊的幾位同事圍在一起閒聊，聊到孩子咳嗽

時，突然話題一轉就扯到梨上。梨能潤肺止咳化
痰，我們這兒的農村，小孩咳嗽時常給孩子煮幾
個梨吃。吃了梨，再喝幾杯煮出的梨汁，咳嗽往
往就好了，這算是一個小偏方。單就味道而言，

煮綿梨是最好的。老家那邊，梨的品種不下十多
個。本地土生土長的梨是子母梨，後來又引進了
其他品種。子母梨成熟晚，口感脆，味道甜，耐
儲存，但渣滓粗、硬度大，栽種多年後大多被外
來品種取代。
二十多年前，我老家那邊還有一種和子母梨、
綿梨年歲差不多的梨，叫油綿梨。那種梨表面油
亮，顏色金黃，橢圓形，咬上去味道很淡，硬度
與子母梨差不多，還有點酸澀。由於不好賣，沒
幾年就嫁接、砍殺乾淨了。最近這十多年，印象
中，我沒再見過這種梨樹。油綿梨生吃口感不
好，煮着吃可能也難下嚥，但說不定在其他方面
有優勢。若別的地方沒有這個品種，說沒就沒
了，想想着實可惜。
子母梨為主的年月，綿梨也沒啥市場。在煮着
吃前，由於生綿梨的脆度和味道比子母梨差得
遠，同樣年年賣不上好價錢。我啃過生綿梨，跟
啃冷硬的剩饅頭相似，甜是甜，硬生生的，一啃
一點，個頭又小，十分難啃。我們那兒的綿梨樹
本就不多，很多都被鋸殺掉了，所幸不像油綿梨
樹那樣慘，村裡多少還零星殘留下一些。
沒被殺盡的綿梨樹，苦盡甘來，日漸成了香餑

餑。綿梨的產量少了，吃綿梨的人卻多起來，價
格隨之水漲船高。一元一斤，兩元一斤，五元一
斤。本地鄉村集市上的煮綿梨，大多一元一個，
也有兩元一個的。而進了超市的綿梨，價格更
高，五六元一斤很正常。
有關梨的記載，觀點並不統一。著名醫家陶弘

景認為：「梨種殊多，並皆冷利，多食損人，故
俗人謂之快果，不入藥用。」還有典籍載文曰：
「梨，處處皆有，而種類殊別。醫方相承，用乳
梨、鵝梨。」並指出，其他梨不入藥用。典籍中
所說的「鵝梨」，即指「綿梨」。我當然贊成梨
可入藥的觀點，卻對其他梨不可入藥持懷疑態

度。同為梨，只有雪梨、綿梨可入藥而其他不
能，怕不科學，值得醫藥專家們進一步探究。
梨的藥用價值，由不認可逐漸被肯定下來。

《中醫藥大辭典》把梨列為藥名，認為其具有
「清肺化痰，生津止渴」功效，稱其能「治肺燥
咳嗽、熱病煩躁、口乾、目赤、瘡瘍、燙火傷」
等，還提醒「脾虛便溏及寒嗽忌服」。
梨的功效，無須多言。綿梨的走俏，才值得欣
喜。我家只有一棵不大的綿梨樹，年產量不足二
百斤，不指望靠綿梨發財。但如果綿梨價格久跌
不升，或者始終沒有市場，在市場經濟的調解
下，估計用不了多少年，綿梨樹就會和以前的油
綿梨樹一樣，徹底遠行，原本一兩抱粗的大樹，
會一棵棵被鋸殺乾淨。
還有這裡土生土長的子母梨，眼看着漫山遍野
的梨樹一年年被砍殺，卻無力阻止。這幾年價格
已稍有提高了，只是依然不算景氣。殺掉一批幾
十上百年的大樹容易，再栽植這樣一批樹，至少
也得幾十上百年！
鋸殺了這麼多年，梨花會名存實亡了，子母梨
樹和綿梨樹還在開花結果的，象徵意義大於實
際。梨花盛開的美景，讓桃花、蘋果花、李子花
和山楂花合力取代了。
知我要綿梨，父親讓妹夫從老家捎來兩箱。我
分成三份，準備兩份給兩位要求購綿梨的同
事，剩下一份留着煮了吃。給同事拿梨那天，又
趕上大集。在離單位門口不遠的一個小攤上，
擺着一堆品相差些的生綿梨，一口價「十元三
斤」。
把綿梨給了同事，我沒收錢。父親留着那棵綿
梨樹，就是要結梨吃的，純天然的，量很少，貴
賤不賣。自己吃，也分享給親朋好友品嚐，是父
親的本意。誰家小孩咳嗽了，他也樂意送。梨鄉
的人，時常這樣。

遠行的綿梨

寒
冷
天
氣
想
起
勁
風
的
芝
加

哥
。
曾
經
在
芝
大
神
學
院
訪
問
，

那
段
日
子
住
在
著
名
建
築
師
法
蘭·

萊
德·
威
特
的
設
計
代
表
作
羅
賓
小

屋
隔
鄰
。
那
是
一
座
供
訪
問
大
學

的
人
留
居
的
大
廈
，
內
裡
都
是
獨
立
單

位
，
在
冬
天
冰
冷
的
日
子
裡
，
因
為
人

氣
，
驅
走
了
寂
寞
。

每
天
早
上
離
開
大
廈
，
總
見
一
位
坐

輪
椅
的
婆
婆
倚
在
大
堂
一
角
，
對
人
來

人
往
的
鄰
居
打
招
呼
。
她
雖
然
不
良
於

行
，
但
精
神
還
是
很
好
的
。
她
跟
女
兒

同
住
，
女
兒
每
天
上
班
便
特
意
讓
她
坐

在
大
堂
，
她
便
有
機
會
跟
人
談
天
，
認

識
朋
友
，
人
們
也
善
意
看
待
。
有
什
麼
需
要
，
她

也
可
以
請
人
幫
她
一
把
，
直
至
女
兒
中
午
及
下
班

回
來
。
那
時
我
想
這
真
是
一
個
好
主
意
。

最
近
聽
一
位
畢
業
後
當
上
入
境
處
職
員
的
學

生
，
談
到
她
工
作
的
見
聞
。
有
陣
子
她
要
上
泊
港

的
郵
輪
跟
乘
客
記
錄
身
份
文
件
，
發
現
愈
來
愈
多

長
者
喜
歡
在
郵
輪
上
度
過
餘
生
。
他
們
付
上
年

費
，
可
以
在
郵
輪
公
司
旗
下
的
郵
船
上
，
長
期
住

個
方
便
的
房
間
，
整
年
環
遊
世
界
。
他
們
由
一
個

港
口
到
另
一
個
港
口
，
喜
歡
便
上
岸
逛
逛
。
郵
船

二
十
四
小
時
提
供
飲
食
，
他
們
可
以
穿
得
漂
漂
亮

亮
地
吃
個
五
道
菜
晚
餐
，
又
或
到
自
助
餐
區
隨
意

選
擇
。
船
上
的
節
目
如
嫌
大
眾
化
，
可
以
在
風
和

日
麗
的
時
候
，
上
甲
板
看
海
景
。

更
重
要
的
是
他
們
可
以
跟
服
務
員
交
心
，
又
或

一
起
迎
接
和
歡
送
旅
途
中
不
斷
上
落
的
旅
客
。
這

樣
一
來
，
這
群
長
住
郵
輪
的
長
者
，
朋
友
的
種
類

可
多
了
。
他
們
都
高
高
興
興
地
互
相
聽
故
事
、
談

身
世
。
每
天
有
人
收
拾
清
潔
房
間
，
換
上
乾
淨
毛

巾
，
蔬
菜
生
果
源
源
不
絕
。
據
說
使
費
跟
中
級
老

人
院
差
不
多
，
但
接
待
便
恍
如
上
賓
，
不
會
有
被

呼
喝
或
尊
嚴
受
損
的
情
況
。
子
女
如
果
要
探
訪
，

可
以
在
某
一
上
岸
點
匯
合
，
船
上
也
有
醫
務
人

員
。相

信
有
許
多
適
時
的
安
排
，
在
人
口
老
化
的
世

代
裡
，
會
在
郵
輪
上
應
運
而
生
。
人
生
就
是
一
個

旅
程
，
如
此
後
段
的
風
景
也
很
不
錯
哩
。

旅途人生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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